更多原创论文请访问论文同学网(www.lwtxw.com)

论契诃夫短篇小说的艺术特色

内容提要 ： 契诃夫是世界“三大短篇小说之王”，他的短篇小说超过了300篇，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从他浩如烟海的短篇小说中，不难看出其艺术特色：创作基调——灰色味道，哀伤情调;创作选材——取材简洁，朴素自然；创作结构——构思巧妙，情节完整；表现手法——契式冷酷，幽默讽刺。从这些艺术特色中，我们窥探到他有一颗热爱祖国、同情基层劳动人民、持民主主义立场的心灵。他是19世纪俄国文学的最后一位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
 关键词：   艺术特色  灰色调味  契式冷酷  幽默讽刺
一、创作基调——灰色味道，哀伤情调
契诃夫可谓生不逢时，当他登上文坛时，正值沙皇俄国最黑暗、最腐朽、最为白色恐怖的阶段。那年，沙皇亚力山大二世被反对党炸死，继任者亚力山大三世借此机会发起了残无人道的大屠杀，革命党人惨遭杀戮，人民革命运动从高潮压制到了低潮，这阶段沙皇俄国处于白色恐怖状态。此时此刻，文艺界像秋风扫落叶一样，革命作家举步维艰，进步刊物被统治者查封，情况与我国上世纪30 年代相仿。这是契诃夫“灰色味道，哀伤情调”创作基调形成的客观原因。主观原因是契诃夫并非一个马克思主义作家，没有也不可能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去分析社会矛盾。因而，他的数百篇短篇小说，仅仅能站在一个较低的起点，去描摹涉及俄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各个角落，反映城市、乡村、商人、小市民和知识分子等各个层阶的生活。有且只能用“灰色”笔墨，“哀伤”的情感，去描摹这些图景，无法给主人公指出一条阳关大道。

这一阶段契诃夫的作品，从主题看，无外乎分为两种类型：

一种是像我国清代著名小说家吴敬梓处理《儒林外史》中的主人公——范进等人物，他们受封建科举制度的毒害作者持无情的嘲讽、客观的批判。而不像现代文学奠基人鲁迅在处理《孔乙己》中的主人公——孔乙己，同样是受封建科举制度的毒害既有批判，更多的是同情、怜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具体到契诃夫的作品《小公务员之死》中的主人公——小公务员“切尔维亚科夫”的惨死，便是从嘲笑的角度切入，揭示当时普遍存在于人们身上的奴性心里，进而暴露造成这种奴性心里的警察制度。
另一种是像我国文学大师老舍前期的作品那样，静态的、客观的描摹下层劳动人民悲惨生活，没有像文学大家巴金的《家》、《春》、《秋》那样，给主人公指明明确的方向或者前进的道路。契诃夫的作品《在峡谷里》，阿克辛妮亚为了夺取地产，竟用沸水烫死了幼小的侄子，赶走了嫂子。在她做了场主之后，又到处造纠纷、散布淫乱，弄得人人怕她。
总之，无论是早期作品里的切尔维亚科夫，奥楚蔑洛夫、姚纳、万卡，还是中期作品里的格罗莫夫、莉达，或者晚期作品中的别里科夫，阿克辛妮等无不展示了阴暗和灰色的人生，同时展示了一幅残败破落的城市和农村的图画，小说的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都涂上了阴暗和灰色的色调，并且流露出明显的抑郁哀伤的情调。当然，透过眼泪，透过恭顺，透过祈祷，闪现出的是对社会不公正的强烈憎恨，还有被侮辱，被损害的难以平息的痛苦。

——这也就形成了契诃夫短篇小说的主调——灰色调味，哀伤情调。

二、创作选材——取材简洁，朴素自然
契诃夫与鲁迅、海明威等短篇小说大师们一样，截取日常生活中的片段，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发掘具有典型意义的人和事，在平淡无奇的故事中透视生活的真理，在平凡琐事的描绘中揭示出某些重大的社会问题。

鲁迅从《一件小事》的主人公“我”，与车夫形象的对比中，深挖出了“我”的自私、狭隘，榨出了“我”皮包下面的“小来”。窥探到的是普通劳动人民的伟大与无私的品格。同样从契诃夫的《苦恼》中，可以看出：马夫姚纳，在儿子夭折的一星期里，几次想跟别人诉说一下内心的痛苦，都遭到各怀心事的乘客的冷遇，万般无奈之下，他只有向老马倾诉自己的不幸与悲哀。作者借助这一平淡无奇的故事，揭示出黑暗社会中的世态炎凉、人情冷漠和小人物孤苦无告的悲惨遭遇，把读者的思绪引向对于人生困顿的思考。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

契诃夫不像另一位短篇小说之王——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那样，擅长从惊险的事件中、急剧的转变的紧张场面中，表现强烈的感情冲撞和进行复杂的心理分析。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中的硬汉形象——“老渔人”形象的塑造便是这样。而契诃夫恰恰相反，他善于从日常生活的琐事中发掘人生的悲剧，我们能从中体会到一种来自心灵深处的沉痛。所以，无论是对人、物的描绘还是故事的叙述中，朴实、简洁、真实一直萦绕着作品。

——这也就形成了契诃夫短篇小说的艺术风格：取材简洁，朴素自然。
  三、创作结构——构思巧妙，情节完整
契诃夫的作品构思巧妙的特色，主要表现在：从重要情节开始，以意外结尾告终，多采用一条主线的形式，很少用复线、交叉的多面立体式的结构。一般就是从一件事或一个主要人物写起，以时间为序全面展开，选材认真，取舍得当，布局合理，能够明确地表达出作品的主题思想。

如《变色龙》就写了一件事，一个场面，四个人物，作者紧紧抓住典型事件（警官奥楚蔑洛夫如问处理一条咬人的狗的事），勾勒出一个独幕剧。四个人物（警官奥楚蔑洛夫、首饰匠赫留金、随从叶尔迪林，厨师曾罗霍尔）中的中心人物是奥楚蔑洛夫，其他人物处于次要的串场性的地位，就像是在几十分钟之内，奥楚蔑洛夫在舞台上尽情表演，通过其前后矛盾的言行，揭露了奥楚蔑洛夫见风使舵、媚上欺下的丑恶本质。《变色龙》集中描写了奥楚蔑洛夫的五次变色，结构严谨，逻辑严密，使作品的题旨分外显赫。
他的“情节完整”的特色，体现在故事情节“开端——发展——高潮——结局”一应俱全，应有尽有、无所不有。

如《装在套子里的人》就是中学教员布尔金讲了一个故事，几个主要情节是对别里科夫的外貌言行的刻画，涉及到开除学生，到同事家闷坐，恋爱、忧郁、惊恐而死等事件，这些事件均是生活琐事，没有大的矛盾冲突，故事最高潮就是别里科夫的恋爱的喜剧性结局——被赶出门，从楼上摔下来，在惊恐中凄凉死去。如果情节有变化的话，那也是平湖上泛起的轻轻涟漪，没有节外生枝，更不是波涛滚滚，上下翻卷，左右撞击。在平常的生活构成的情节里，响彻出不平淡的时代音响，塑造了光彩夺目的典型人物。正是在这“不以平废奇，不以奇废平”的生活艺术辩证关系中，表现出了契诃夫小说的艺木手法的高妙。
四、表现手法——契式冷酷，幽默讽刺
契式冷酷的传人——我国著名的军旅作家李存葆，在写战争题材小说《高山下的花环》在处理主人公——“梁三喜”牺牲与高干子弟“赵蒙生”幸存时，应用了这种契式冷酷的手法。当时印刷厂的排字工人哭着要求牺牲的是高干子弟“赵蒙生”，而非德高望重、人缘极好的主人公“梁三喜”，言外之意要求作家改写故事的结局。当时作家李存葆对他们进行了详细的解释。

从军旅作家李存葆所讲的故事中，我真正领悟到了契式冷酷的魅力——“作者在处理人物命运时不以自己的感情色彩为转移，而是根据现实环境的规定纯客观的、极其冷静地描写。”这是真正艺术品的魅力之所在。
返回来再说契诃夫的作品《安纽黛》，颇能说明契诃夫的这一特色。小说写的是一个名叫柯罗契夫的医科三年级学生，因为贫穷，只得住在一所大学里租金最便宜的房间里，并靠和他同居的一位姑娘安纽黛用做针线的钱才得以维持生活和继续读书。尽管柯罗契夫眼下日子过得很拮据，但他已把自己当作上流人物了。当一个学画的学生问他“借”安纽黛去做模特时，他竟象出借一件家具一样慷慨大方，他甚至还认为纽黛有失他的身份，要她卷起铺盖就走！柯罗契夫显然是作者讽刺批判的对象，但作者并没有对他的放荡、自私进行直接的谴责；安纽黛则是作者同情的对象，作者也没有对她受辱、受剥削所表示同情诉诸文字。人物性格都是通过最冷静的客观描述刻画出来的。安纽黛承受了种种苦难（在柯罗契夫之前，她曾用同样的方法帮助过五个大学生，而当他们出人头地时，都把她遗忘了），并没有一点觉悟，这不是很“冷酷”吗？然而契诃夫的现实主义原则严格按照生活表现人物的命运，通过这个典型反映了象安纽黛这样的下层人民的悲惨以及他们的麻木，从而控诉了沙皇统治的黑暗。同样，柯罗契夫这样的典型也反映了俄国社会吃人的本质。
幽默讽刺手法是契诃夫的作品的另一个重要特色。小说《变色龙》所写的是一件非常平凡的事——“狗咬人的事件”，但是通过警官奥楚蔑洛夫，随着狗主人身份的不同，而发生五次变化，作者用幽默讽刺的笔调，勾画了警官奥楚蔑洛夫媚上欺下、见风使陀的性格特征，从而揭示了沙皇统治下社会的黑暗、腐朽。

在另一篇小说《乡间小屋》里，没有说一句笑话，没有发任何议论。他只是巧妙地描绘人物的行为和言语让读者自己去体会其中的可笑之处。但主人公一边为自己的花园、房屋、墨水瓶乃至沙丁鱼而忧心忡忡，一边身不由己地跟一大帮不速之客寒喧、拥抱、接吻时，一定会忍俊不禁。相比之下，契诃夫的幽默更含蓄一些，也高雅一些，他更多的诉诸读者自己的幽默感。一个缺乏幽默感的读者会因欧"亨利美式的俚语而乐不可支，而契诃夫的作品很可能会引出一连串的呵欠。更为重要的一点，契诃夫的幽默描写富于宽容精神，在揭示物的可笑之处时蕴含着作者的痛惜之情。

——这就是契诃夫短篇小说的艺术风格：契式冷酷，幽默讽刺。
总之，契诃夫的短篇小说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并且由于世界观的局限性，在他的作品中，没有给世人塑造出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形象，也没有塑造出指引俄国革命方向的革命者的形象来，但契诃夫短篇小说创作经验仍有很多的地方值得我们借鉴。诸如在创作基调方面，从灰色调味，哀伤情调中看到的是对社会不公正的强烈憎恨；在创作选材方面，从取材简洁，朴素自然中，学习到的是平凡小事也能说明大道理的手法；在创作结构方面，从构思巧妙，情节完整中，我们看到的是作品主题思想的高妙。特别是他那独特幽默手法和近乎“冷酷”的客观描写值得我们借鉴、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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